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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在《读书是件好玩的事》初版序中，我曾自
嘲：“比起传授各种专业知识，劝人读书或教人
怎么读书，显得没有多少技术含量，以致学有专
精的教授们，普遍不太愿意涉足。”可说归说，做
归做，教了几十年书，难免养成“好为人师”的毛
病，每到世界读书日、各地图书节或大学开学典
礼等，总经不住诱惑，应邀说“读书”。
　　话说了许多，也收获不少掌声，于是不断有
人建议，写一本系统的《阅读学》或《读书论》，阐
发阅读的原理、途径、方法、诀窍等。此等好意，
我心领，但婉拒。原因是，在我看来，读书是自
己的事，别人的经验只供参考，无法复制。至于

“诀窍”，我在回答类似提问时，总是闪烁其词，
有时说有，有时说无。人家追问，到底是有还是
无，我就借用金人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十
七《文辨》中的妙语———“大体则有，定体则无。”
就看你生活在哪个时代、处于何种语境、面对哪
一类听众、想达成什么样的工作目标。
　　比如面对官员，我讲《“休闲时代”的读书
生活》，讨论国人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文化与
旅游的结合，如何影响“阅读”的功能与效果；
面对大学生或研究生，我谈《漫卷“诗书”喜欲
狂》，讨论文学的“物质性”，如作家的生活趣
味、文学的生产方式以及作品中对于“物”的关
注，辨析其何以成为有趣的学术话题。这些论
述，都是针对特定人群，换一批听众，就不那么
贴切了。所以，每次演讲前，我都会询问主办
方听众是谁。

一、读书三策及其他

　　面对公众谈读书，我出版过三本书：《书里
书外》《读书的风景——— 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
以及《读书是件好玩的事》。不过今天首先想奉
献的，是我不断变化的“读书三策”。
　　 2005 年，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演讲，题为《作
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是我跨界谈读书的
肇端。文章最后一段：“说到读书的策略，我的
意见很简单：第一，读读没有实际功用的诗歌小
说散文戏剧等；第二，关注跟今人的生活血肉相
连的现当代文学；第三，所有的阅读，都必须有
自家的生活体验做底色，这样，才不至于读死
书，读书死。”说实话，除了若干例子比较有趣，

“将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相勾连”，说不上多
新鲜。
　　 2013 年，我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题
目很显豁——— 《请读无用之书：对话陈平原》。
我谈读书，有三个不同的维度：第一，提倡经典，
贬斥烂书；第二，建立自己的阅读趣味；第三，主
张多读无用的书。关键在第三句：“为什么这么
说？因为今天中国人的阅读，过于讲求‘立竿见
影’了。在校期间，按照课程规定阅读；出了校
门，根据工作需要看书。与考试或就业无关的
书籍，一概斥为‘无用’，最典型的莫过于搁置文
学、艺术、宗教、哲学、历史等。而在我看来，所
谓‘精英式的阅读’，正是指这些一时没有实际
用途，但对养成人生经验、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
有意义的作品。”
　　 2016 年，我在一个读书活动的启动仪式
上演讲，题为《读书三策》，第一策：少读书，才能
读好书；第二策：鉴赏优先，批判其次；第三策：
自家体会，文火煲汤。
　　三回野叟献曝，各有侧重，也各具特色，若
凝聚成三句话，那就是：“将人生忧患与书本知
识相勾连”；“请读无用之书”；“自家体会，文火
煲汤”。不过，谈读书，不能光说不练。说到底，
读书不仅是一种个人行为，也是一种社会现象，
还是人类文明史上一道值得流连的风景，就看
你我如何定位。这回的演讲，“举例说明”部分，
想谈自己读书的三件趣事。
　　今年春节期间，不少公号在转一篇轻松的
访谈《陈平原、夏晓虹：学者藏书，不以珍奇见
长》。其中我关于“书太多”的抱怨，让很多读书
/爱书/藏书人心有戚戚焉：“书太多也会成灾，
它会挤压我们的生存空间。开玩笑说，买房子，
是给人住的，不是给书住的。可是我们实在没
办法，因为工作需要，不断地让书占据我们的生
存空间。所以我经常跟夏老师发生矛盾，主要
原因就是，哪些书应该送走？哪些书可以保留？
两人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就会发生问题。我们
的朋友比较厉害。他说，夫妇中只要有一人说
送走，就送走。我们是两个人只要有一人说留
下，就得留下。我再三申请，什么时候沙发上可
以没有书，我可以躺在沙发上休息。到目前为
止，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
　　第二个故事很励志。2018 年起，我兼任深
圳南山区文化顾问及南山图书馆第一届理事，
于是有了如下雅事。科技发达的南山区，决定
设立全自助的智慧型公益书房——— 南山书房，
而且就从我这里开始。2020 年 12 月，首家南
山书房·平原轩在百度国际大厦建成，书房面积
170 平方米，设有沉浸式阅读座位 21 席，休闲
阅读座位 27 席，收录包括我捐赠的图书 150
册、编著 510 册，配备古今中外文史及艺术图
书 5000 册。至于运营效果，据《2021 南山区
基层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称：“南山书房·平原
轩自 2021 年 2 月 1 日正式运营以来，截至 12
月 31 日，平原轩共开放 285 天，到馆读者 6.4
万人次，线上预约总次数 12 万人次。书房沉

浸式阅读区最受读者欢迎，书房沉浸式阅读区
成为读者预约使用的首选区域。沉浸式阅读区
高峰时段（09：00 — 21：00）年平均上座率达
86.43%。”这当然是很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不过
我悄悄问当地朋友，读者会不会多为做作业的
中学生，朋友笑而不答。
　　第三件趣事发生在十年前，石家庄某快递
哥，将我谈读书的一段话，贴在三轮车上，每天
招摇过市，广而告之。这个故事，我在《文学教
育与成长经验》中介绍过，这里不再详述。

二、不仅读书，而且读图

　　 2016 年 4 月，我在广东省东莞图书馆“市
民学堂”开讲，题为《读书、读图与读博》。近日
应邀在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持的

“2023 年角楼论坛”演讲，不愿老调重弹，希望
根据形势变化及自家思考的推进，回应新的时
代话题，于是改为《读博、读图与读书》。两次演
讲，都是以“读图”为中介，连接“读书”与“读
博”，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东莞演说时，我称：“图像在日常生活中不
仅仅是娱乐，也是一个传播知识的途径，所以今
天多读书，不仅仅是读文字，还要读图像。它包
括纯文字的，纯图像的，图文混杂的书籍，甚至
包括有声读物以及影像资料等等，这些合起来
才是一个完整的现代读书人。”
　　两年后，我的《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
晚清画报研究》增订版刊行，且获得深圳读书
节“2018 年度十大好书”以及第十四届文津图
书奖等，使得我谈“读图”略有了些底气。我是
中文系教授，并没有受过美术史方面的专业训
练，谈“读图”其实有点越界。书出版后，十多
篇书评及专访中，答杨早问中的这段话，在我
最为念兹在兹：“今天中文系的学生，不能只满
足于‘说文解字’，还得学会理解声音的魅力以
及图像的力量。我相信，这方面的研究会逐渐
多起来。只靠文字来传递知识与情感，这个时
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必须意识到，文字越来越
面临图像以及声音的挑战。”（《陈平原：学会理
解图像的力量》，《新华每日电讯》2018 年 11
月 30 日）
　　《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共十章，写作时间
最早的是《从科普读物到科学小说——— 以“飞
车”为中心的考察》，完成于 1996 年初。报道
说二十年磨一剑，那是夸张，但确实很多年寻寻
觅觅，在如何阅读/阐释图像方面做了不少尝
试。看我早期不太成功的《点石斋画报选》《图
像晚清——— 〈点石斋画报〉》《看图说书——— 中
国小说绣像阅读札记》等，不难明白我的入手
处。作为现代文学研究者，我最初的“读图”，深
受鲁迅、郑振铎、阿英等前辈的影响。
　　虽然也读点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sir
E.H. Gombrich ，1909 — 2001)的书，也会引
点约翰·伯格（John Berger ，1926 — 2017）
的《观看之道》、彼得·伯克（Peter Burke ，
1937 —）的《图像证史》或者米歇尔（Mitchell ，
W.J.T，1942 —）的《图像理论》，但说实话，那
都是无关紧要的点缀。我真正擅长且用力之
处，不是图像阐释，而是借都市文化、思想潮
流、艺术观念、印刷技术等，讨论“大变革时代
的图像叙事”。所以，我参考及引证的，多是城
市史、新闻史、书籍史、版画史、插图史、漫画史
等，而不是图像理论。具体论述中，不时闪现
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阿英美术论文集》

《郑振铎艺术考古文集》的身影，还有鲁迅众多
单篇文章，如《拟播布美术意见书》《〈朝花夕
拾〉后记》《上海文艺之一瞥》《“连环图画”辩
护》《〈北平笺谱〉序》《连环图画琐谈》《漫谈“漫
画”》等。
　　我主要关注的不是图像阐释，而是“图文互
证”，尤其是凸显图像叙事背后的“低调启蒙”，

这既是我的长项，也是我的短处。具体到“晚清
画报研究”，我的策略是有效的。但真正意义上
的“读图”，显然必须比我做得更精细，也更专
业。记得三十多年前初读台静农的《〈夜宴图〉
与韩熙载》，大有醍醐灌顶的感觉——— 图像原来
可以蕴含如此丰富的历史细节。而近年阅读巫
鸿等人著作，更让我对美术史著所能达到的技
术高度与思想深度，有了深切体会。
　　最近十几年，国人阅读艺术史的热情高涨，
读图能力迅速提升，我本再无置喙的能力。去
年之所以推出图文书《大圣遗音——— 中国最简
艺术史》，并非有什么新见解，而是追怀十多年
前的一次冒险。时隔多年，三联书店将我为外
宣艺术史书籍的长篇导论配上精美图片，制作
成图文书，这对我当然是很大的鼓励。但我明
显感觉到，最近这一二十年，年轻一辈对博物馆
/美术馆的兴趣及阅读能力迅速提升，自己并非
这方面的专家，冒险越界的事，一次足够，以后
再也不做了。
　　说到“读图”，除了博物馆与美术馆图册、插
图或画报研究、美术史专论，还有本世纪初迅速
崛起的“图文书”。过去一讲“读书”，大家脑海
里浮现的，就是密密麻麻的文字。其实不然，今
天国人获取知识的途径，图像一点不逊色于文
字。故“读图”也是一种“读书”——— 或者说，兼
及文字与图像，方是今天阅读的正道。
　　任何时代，一旦成为潮流，都会有弊端———
因此才有必要“学以救弊”。二十年前我撰写

《从左图右史到图文互动——— 图文书的崛起及
其前景》，讨论中国出版业的大量使用图像资
料，必然对书籍的写作思路以及读者的阅读趣
味，造成很大的冲击；我关心的是，在学术类的
图文书中，如何继续保持文字本身特有的魅力。
文章的结语是———“在我看来，好的图文书，应
能同时凸显文字美感、深化图像意义、提升作者
立意，三者缺一不可。当然，这样的境界很难实
现；只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既擅长阅读、
分析图像，又颇能体味、保持文字魅力，这很不
容易，需要修养，也需要训练。换句话说，读图
有趣，但并不轻松——— 这同样是一门学问，值得
认真经营。”
　　二十年过去了，图文书制作方兴未艾，且越
来越精美，而我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那就是，
既对“左图右史”持开放态度，也对“文字魅力”
坚信不疑。几年前《文汇报》的副刊“笔会”纪念
创办七十周年，我应邀撰文祝贺，题目旗帜鲜
明———《依旧相信文字的魅力》。

三、如何阅读博物馆

　　谈论图文书，让我们得以沟通“读图”与
“读书”；而翻阅展览图册，则很容易穿越“读
图”与“读博”——— 这里的“读博”，当然不是指
攻读博士学位，而是阅读博物馆、美术馆、纪念
馆。博物馆/美术馆收藏历史记忆，收藏人类
知识，也收藏一代代文人、学者、画家的趣味与
心情。但作为建筑及展品的博物馆/美术馆，
一旦落在纸上，阅读视角就应该从“读博”转化
成“读图”。
　　我当然知道“云上博物馆”的美妙，也大致
明白其发展前景，不过这不是我的专长，年轻
学者比我更能适应，也更善于表达。我依然对

“纸上博物馆”更感兴趣，或者说更有体会。那
是因为多年养成的习惯，观看精彩的博物馆或
专题展，都会请回印制精美的图册，以便进一
步欣赏与阅读。更何况，常因各种缘故无法亲
临其境，只能借阅读展览图册卧游闲览。比如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2019 年 1 月 16 日— 2
月 24 日举办“颜真卿——— 超越王羲之的名笔
特展”，以及浙江绍兴博物馆 2022 年 9 月 28
日— 12 月 20 日举办“高古奇骇——— 陈洪绶
书画作品展”，我都只能翻阅那两册精美厚重
的图册，遥想展览现场，远隔千山万水，大呼
过瘾。
　　 2006 年，首都博物馆举办了“世界闻名珍
宝大英博物馆之 250 年藏品展”，邀请三位学者
在展览期间作演讲。第一位是大英博物馆馆
长，第二位是首都博物馆馆长，第三位是我。之
所以请一个中文系教授去博物馆做讲座，是因
为我此前出版过《大英博物馆日记》，反响很不
错，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还专门制作了
半小时的专题片《陈平原带您游大英博物馆》

（2003 年 11 月）。选择这么一个蹩脚的“导
游”，当然不是看中我并不丰厚的学识，而是公
众比较容易借助此非专业的视角进入这座知识
的海洋。还有就是，我从知识考掘的角度，努力
将“博物馆”历史化。
　　比如，谈论大英图书馆，我会引入 1893 年

《点石斋画报》上的《公家书房》。要讲收藏，中国
人同样源远流长，问题在于，收藏者是否愿意“公
开展示”自家所拥有的宝贝。最让晚清国人大开
眼界的，其实不是洋人的收藏能力，而是其允许
公众参观。就好像同样藏书，“藏书楼”与“图书
馆”不可同日而语。百年风云变幻，值得欣慰的
是，图书馆与博物馆终于在中国深深扎根，进入
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再比如，藏品之进入博物馆，不一定因其珍
贵，更可能是因其代表性，或在知识链条上占据
重要位置。我多次游览大英博物馆的中国馆，
常听观众抱怨：这种东西，在我们中国一点不稀
奇。晚清时，我们曾将博物馆（Museum）译成

了“宝物馆”。宝物馆的功能是藏宝，博物馆则
在收藏之外，更注重藏品的研究与展出。借助
于展览，我们得以了解那已经消逝的历史场景，
以及人类日常生活的连续与变异。
　　更重要的是，我排列 1867-1870 年游历
欧洲的王韬，其所撰《漫游随录》1887 年 10
月至 1889 年 2 月连载于《点石斋画报》，其中

“博物大院”有曰：“纵令士庶往观，所以佐读书
之不逮而广其识也，用意不亦深哉！”中国首任
驻英法公使（1876 — 1878）郭嵩焘，在其《伦
敦与巴黎日记》中，也曾提及此博物馆：“其地
礼拜二、礼拜四两日禁止游人，余日纵民人入
观，以资其考览。”现代作家朱自清的《伦敦杂
记·博物院》（1936）则称：“各院或全不要门
票，像不列颠博物院就是的；或一礼拜中两天
要门票，票价也极低。……这种种全为了教育
民众，用意是值得我们佩服的。”由 150 年前
的每周开馆三天，改为现在的每日开放，这一
点也不令人惊讶；让人感慨不已的是，在市场
经济深入人心的当代社会，居然还有这种谋其
功而不计其利的举动。其实，不只是大英博物
馆，国家画廊、国家肖像画廊、泰特美术馆、泰
特现代美术馆、维多利亚及亚伯特博物馆等，
也都是免费参观。
　　有感于此，撰写《大英博物馆日记》时，我多
次提及博物馆免费的意义。没想到五年后，中
国政府一声令下，全国博物馆及纪念馆（除文物
建筑及遗址类博物馆外）一律对公众免费开放。
从 1907 年 7 月 19 日北京万牲园开张，代表中
国官办博物馆事业起航，到 2008 中国博物馆
免费向公众开放，百年中国，博物馆事业风风火
火，可圈可点。尤其最近十多年，每到 5·18 国
际博物馆日前夕，各大媒体都会报道各大城市
建设博物馆的成绩及发展规划。顺手抄两则近
日的消息，单看标题便一目了然：《陕西全省现
有备案博物馆 350 座 2023 年将会新增哪些
博物馆？》《2035 年北京各类博物馆将超 460
座》。我的家乡潮州是座四线城市，经济不发
达，但文化底蕴深厚，乃“活着的古城”。潮州市
从 2016 年启动建设“博物馆之城”，到目前已
经建了 80 家“博物馆之城”系列馆，计划到
2025 年，全市建成门类齐全、功能互补、特色鲜
明、布局合理的“博物馆之城”体系的各类博物
馆 100 座（《全市“博物馆之城”新增 10 家系列
馆》）。当然，同样叫博物馆，规模有大小，质量
有高低，这里就不详加辨析了。无论如何，如此
业绩，还是值得大加点赞的。
　　不过，在《看得见的风景与看不见的城
市》中，我仍提及中国博物馆事业的短板：“那
天从香港飞北京，飞机上读《星岛日报》关于
内地主题公园增长迅速以及全世界博物馆排
名的报道，还是感觉不太舒服。2017 年全球
博物馆进馆人数排名，法国卢浮宫第一（810
万），中国国家博物馆第二（806 万），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第三（700 万）。表面上差
距不太大，但考虑到国家人口，更重要的是卢
浮宫收费，而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免费的，不免
对中国人观看博物馆的热情不无担忧。”什么
意思？我想引出的话题是，培养国人阅读博
物馆的急迫性。“目前中国博物馆事业的现状
是，建筑比藏品好，藏品比展览强，展览比观
众优。最应该用力的，是如何提高公众进博
物馆参观的愿望，以及阅读博物馆的能力。
在我看来，培养中国观众欣赏各式各样高水
平博物馆的‘雅趣’，此任务一点也不比建三
十座或三百、三千大型博物馆轻松。建得起，
养得好，用得上，需要政府与民间、学者与大
众共同努力。看来，从有钱到有文化，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
　　当下中国，不仅博物馆越建越多，越建越漂
亮，且经由政府提倡以及电视、图书、纪录片乃
至抖音等各种新媒体的宣传，进博物馆人数大
幅度增加。但必须意识到，从“网红打卡”到“深
度阅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是因为，博物
馆不管是综合性还是专门性，其阅读及欣赏是
有一定门槛的，不是随便进去逛一圈，就有明显
的收获。帮助普通民众更好地阅读博物馆，这
是“另一种启蒙”。在此过程中，专家应发挥有
效的引领作用。
　　我不是博物馆学专家，但对“读博有门槛”
深有体会。十九年前，也是美好的“人间四月
天”，我有幸到希腊克里特岛旅行。车子左转右
转，来到某处米诺斯文明遗址，寂静的山谷中，
除了风声，就是旷野与废墟，还有若干静穆肃立
的说明牌。对于欧洲人来说，那是西方文明的
起源，单靠残垣断壁，也能遥想天外。而我知识
储备不够，加上走前忙乱，没认真做功课，真的
一下子蒙了。那一瞬间，既惭愧，又懊恼。事后
想想，普通民众，若无足够的知识准备与想象
力，来到高昌古城那样的遗址，也会有类似的窘
迫。所以我才会说，不是所有博物馆都能轻易

“进入”的。
　　对于年轻一辈来说，或许“读博”是时尚，

“读书”则显得 out 。其实，阅读须兼及 新
旧——— 这里说的，既是边界，也是技艺，还是心
情。有古老而醇厚的“读书”打底子，有百变金
刚的“读图”为侧翼，再加上眼下正方兴未艾的

“读博”，三者互为支撑，相互激荡，如此“致广大
而尽精微”，方才是“阅读”的理想状态。
  （本文为作者 2023 年 3 月 20 日在暨南
大学的专题演讲）

阅 读 的 边 界 与 技 艺
读 书 、读 图 与 读 博

▲陈平原谈读书的三部作品。

百家谭

　　（上接 9 版）2014 年起，麦家就
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开办了供读者阅
读的“麦家理想谷”，藏书上万册。
2017 年，他又开通了“麦家陪你读
书”的微信公众号，计划用 20 年的时
间 ，以 星 期 为 单 位 ，陪 伴 读 者 阅 读
1000 本书。“阅读应该成为人一辈子
的一种陪伴，爱上阅读就开始了一生
的浪漫。”

可以自我复制，更要“突出重围”

　　“最好训练”和“最好准备”的“化
学反应”，让麦家在 1986 年发布了首
部作品。他坦言，当时自己年轻，一开
始的写作是希望公开心事，也是为了
证明自己的才华，而现在看来，这种思
想自然是狭隘的。
　　每每回顾这样的经历，麦家对年
轻人更为宽容：“年轻人不可能那么懂
事，也不要害怕犯错误。当你尝到了
失败的味道时，从一定意义上讲，你也
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一帆风顺的人
生，或许也是一种缺憾，因为你都没尝
过失败的滋味。人生就是要尝一尝各
种各样的滋味，滋味越充足，人生体验
就越多，体验多总比少要好。”
　　在麦家的记忆里，自己的青春与
挫折形影不离。他的代表作《解密》从
写作到发表历时 11 年，经过了 17 次
退稿。“在这种挫折面前，人很容易被
打垮，好在我没被打垮，就像一块铁，
经过千锤百炼变得更加坚硬，甚至接
近于钢了。所以人生就是奋斗，奋斗
也是人生的最大财富。年轻人一定要
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要学会
品尝失败的滋味，历练从失败中站起
来的过程。‘后浪’肯定会超过‘前浪’，
但是要拿出努力，才能超越，要以奋斗
者的姿态来超越。”
　　而奋斗者的姿态，也就是英雄的
姿态。从《解密》《暗算》《风声》《刀尖》
到《人生海海》，麦家一直在强调英雄
主义精神。“过去我们理解的英雄是董
存瑞、邱少云，今天的英雄可能是环卫
工人，或者是作者、记者。我们对英雄
的内涵可以有变化，但是世间需要英
雄，这是不容置疑的，能够在跌倒的时
候站起来就是英雄。”
　　但是麦家对年轻人也有另一方面
的提醒，不能挥霍太多的时间和健康。

“当时我趁着年轻，精力恢复快，经常写
到凌晨两三点，然后睡到上午十点、十
一点，早中饭合在一起吃。但是现在，
我发现，生活越有规律，工作越省力。”
　　在献给父亲的《人生海海》之后，
麦家正在创作“故乡三部曲”的第二
部，这是一部献给母亲的作品，而第三
部则可能是献给百姓。他表示，之前
谍战题材的写作已经让自己的积累日
渐稀薄。“当然我也可以自我复制，但
是我并不甘心，要挑战自己，寻找新的
激情。从这点上看，我也在当一个奋
斗者，去‘突出重围’。”

“生活给了我机会”

　　回顾此前的一些创作，麦家说，当
时的“谍战题材热”让自己有些变形，
缺少了对文字的敬畏，“那些作品没有
我想象的那么好，为此我也作了检讨
和调整，但是代价很大，因为我三年一
个字都不敢写，一直在等待重新出发
的冲动。”
　　“后来，还是生活给了我机会，因
为我对故乡的感情突然发生了变化，
不再因为童年不幸福，而对那片土地、
那个村庄以及个别人充满怨气。”麦家
总结说，随着年龄增长，阅历增多，人
看问题会更立体、更客观，更有理性，
自己恰恰经历了这个过程，既能谅解
对方，也能理解自己，最终达成和解。
　　麦家的家乡是杭州市富阳区大源
镇蒋家村。它是《人生海海》里村庄的
原型，“我写作的时候就是回到了那个
村庄，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当然里面的
内容不是一对一的关系。小说从生活
出发，但是要高于生活。”
　　而高于生活正是作家的责任。麦
家觉得，作家的工作就是提炼生活，给
生活提纯，给生活炼金，把生活当中像
金子一样值钱的真实提炼出来，告诉
读者，让他们以后不要犯错。“‘文学就
是人学’，就像数学公式、物理定理一
样，我现在就是想对读者、世人，甚至
后人说，我现在对人有一些新的认识
了，想告诉大家。”
　　在麦家的作品中，英雄主义精神
往往与家国情怀融为一体。麦家表
示：“如果没有安定的环境、强大的国
家，个人是没有所谓的幸福生活的。
国家就像是你身后的一位伟人，让你
能安然地站着。”
　　而作为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麦
家一直在关注“中国文化走出去”“向
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话题。“中国文
学这些年在世界上取得的成就，一点
也不亚于其他行业，甚至是领先于其
他行业。如何架通中国文学这座桥
梁，让它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途
径，是我最关心的内容。”


